【漫谈党文化】 ———新唐人电视台《侃侃而谈》节目

第十五集：饭碗是党给的吗？                【明慧网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日】
方菲：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侃侃而谈”漫谈党文化节目，那么我们今天又请来章天亮先生做我们的嘉宾。   章天亮：主持人好。 

金然：我们今天这一集比较有意思，因为我们这一集的这个起源是因为一位大陆观众的反馈。                   方菲：对！ 

金然：甚至于我们下面的这个场景都是我们这位大陆观众他亲身体验的，我们来看一看。   ------------------------------- 

母：儿子！吃饭啦！成天在网上看，能当饭吃吗？ 

儿子：这是精神食粮，电视上老骂“中国人权白皮书”，又不让我们知道里面的内容，你说怎么着，我终于找着原文了，其实老美吧挺客观的，也挺向着咱们中国老百姓的。 

母：说话没把门的，美国这么关心中国老百姓，他管中国人的饭碗吗？共产党再不好，毕竟我们的饭碗是党给的，美国给你一分钱了吗？   儿子：没有啊！ 

母：做人啊！要站对立场，还有啊！你在家说什么由你，到外面你给我把住你的嘴，你太小，不懂，祸从口出！ -------------------------------- 

章天亮：刚才这个场景让我想起一个很可笑的现象，就是头脑里面有一个很可笑的场景，全国没有任何一个人在工作，只有党在工作，那所有的地都是党种的，所有的这个工厂都是党在那打工，辛辛苦苦的，所有的科研项目都是党做的。 

在我们正常的社会实际生活中并不是这样，是吧？谁在种地？农民在种地；谁在打工？工人在打工；谁在搞科研？知识份子在搞科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社会财富，实际上都是我们自己努力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农民有一种说法，在这个刚刚开始富裕起来的时候，他们都说感谢党的好政策。党有什么好政策呢？其实就是“包产到户”，简单的说就是党不管了。过去三十几年党管的很死，是吧？那么农民的话他们就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到了现在党不管的时候，那么农民才逐渐的富裕起来。 

方菲：我想我们先退一步来想，比如说我父母那一辈，他们的房子是分的，那他们虽然工资不高，但是逢年过节也有一些福利，然后包括医疗保险，医疗费全部是报销，那么这么几十年下来，如果他们觉的他们的饭碗是共产党给的，是不是也不为过？ 

章天亮：这个是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它走的一条路叫做“高福利、高积累、高税收、低收入”，也就是说等于你创造出财富之后，绝大部份都是被共产党拿走了，等于说你一个人买了高额的住房补贴，买了高额的医疗保险，买了高额的社会保险、养老保险，那么这样的话，你任何得到的东西，是从你已经交的这种高额的税收中还给你的，所以这个财富其实本来也是你创造出来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我想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思维方式，就是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后，它把所有的生产资料都收归国有，那么你想你要种地，这地好象是国家的，不是你的，如果你要想做工的话，到工厂去，工厂是国家的，那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当它垄断了所有的生产资料的时候，如果你要想去找一份工作，那么好象只能到它那个地方去找工作，那么这个时候就带给你一种错觉，好象是共产党给你一个工作一样，共产党在把你所有的钱都拿走，把你的所有生产资料都拿走之后，把其中一部份还给人民，这个时候有一种雪中送炭的感觉。唉哟，我如果再不工作的话，我们家里的人都饿死了，这时候共产党把这个工作给你。 

而且你还知道一点，就是共产党如果不想给你的话，它可以随时把这些东西都拿走，就包括到今天，拿高智晟律师做一个例子，他是一个律师，他的钱哪来的？他是靠给别人打官司收取的这个律师费，是吧？跟共产党本来没有关系，但是呢，共产党如果不喜欢他的话，它可以把他的车开走，把他的律师执照吊销、银行帐户冻结，让你连活都活不下去。掐住你这个饭碗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话，人就会容易产生这样的错觉，就是它把你的东西拿走再还给你的时候，你觉的反而是它给你的。 

金然：但我想一种思维它能够这样形成，而且大多数人都这样去想，一定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章天亮：有一位著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叫“哈耶克”。他在1944年的时候出版了一本书，叫做《通向奴役之路》。那里面谈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人的这个私有财产的被剥夺，会导致人丧失自由的意志。就象我们前两集谈到这个宗教自由的问题，如果你连饭都吃不上的话，那么你就很难坚持你的宗教自由，或者是坚持你的信仰，那是非常难。  作为这样能够坚持那是非常难的，你看当时刘少奇跟毛泽东有矛盾的时候，刘少奇说我能不能回家种地，我不当国家主席了。但是不行，因为当你所有的私有财产都被剥夺的时候，你的退路就没有了，所以就是共产党通过剥夺所有这种生产资料，来控制人的思维方式，这是它的一个控制。 

再有一个的话呢，它采取了一个非常细腻的手段。什么手段呢？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想象一下自己的思维方式，每一个人的思想，你不信你静下来想一想，你的思想一定是一个词汇的“流”或者是一个语言的“流”，一句一句话一个一个词汇从脑子里面流动，成为一个思想。共产党它把你思维最基本的这个单位，就是“词汇”都已经改造了。 

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分配工作”。我在1993年大学毕业的时候还有两句话，一个叫“分配工作”，一个叫 “服从分配”。什么叫“分配工作”呢？当你用这个词汇的时候，这后面就包含了几个意思，谁分配？分配的是什么？凭什么分配？怎么分配的？分配给谁了？当你用这个词的时候，它后面就有许许多多的跟这个词相关的思想，当你说“党分配工作”，然后我们“服从分配”的时候，你就承认你跟党之间统治跟被统治，分配跟被分配的关系，而你如果认为工作是党分配给你的话，那么你就会觉的我的饭碗是党分配给我的，是党给我的。 

金然：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看一个具体的事实，因为在中共它夺取政权之后，是从这个农业社会变成了工业社会，甚至它现在提倡这个，说要进入“信息社会”，大家看到这个网民现在已经是占全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那在这种情况下，确实有些人（随着经济发展）慢慢在过好日子，就象有一首歌叫做“好日子”。 

章天亮：这里边我想有三个误会比较重要，我觉的需要澄清一下。第一个就是说，到底经济发展跟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其实像包括西方这种自由经济啊，他们都倡导“自由经济”，实际上就是讲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要尽量的少，尽量的不要那么具体，用中国古代的一个成语来讲叫做“休养生息”，什么叫“休养生息”．就是政府所谓的“休养生息”，那个时候叫政府省刑罚，薄赋税，轻徭役，与民休息。简单的说就是政府不折腾。不要瞎折腾！是吧？ 

所以你看到中共从夺取政权之后，从49年开始一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它整整折腾了三十年，从49年开始到78年他折腾了三十年的时间，那么中共自己都承认说这30年的时间使我们的国民经济到达了崩溃的边缘。它们自己都承认由于它们的瞎折腾，这个三年的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人。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日本60年代经济起飞的时候，蓬勃发展的时候，世界计算机工业蓬勃发展的时候，六、七十年代，中国是在搞文革，所以就是说如果没有党这么瞎折腾的话，我们三十年的时间，整整三十年的时间就不会被耽误，也许我们三十年以前我们就过上像现在一样的日子了。这是第一点：共产党耽误了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 

第二点就是说共产党它的存在本身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非常恶性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个社会如果想繁荣的话，很重要一个保障，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保障就是“社会公平”。 社会公平会带来一个什么好处？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发财的话他是以正道发财。“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他是以正道发财。他靠他的勤劳、靠他的节俭、靠他的智慧、靠他的眼光、靠他的人格魅力等等，那么能够搞出这样的一个东西来。那么大家会看到，他发财是因为他的人品、智慧、眼光等等等等，那么我们也要跟他学，如果我们要想好好做的话，我们也要搞发明创造，我们也要努力工作，这就会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走上一个良性的轨道。  但是共产党它现在，它的这个经济发展，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像官商勾结、权钱勾结，跟黑社会的勾结。像前两天抓陈良宇，他可以一次把几十亿的社保基金批给张荣坤。这样的话有的人是一夜暴富--房地产，靠着这种权钱的这种贿赂收买，它会给社会带来一个非常恶性的影响，大家想我要投机倒把，我要怎么样去贿赂，怎么样走门路。所以你会看到有的地方一个村一个村的做假酒，一个村一个村的人做假药，一个村一个村的人他在做什么毒大米，地沟油什么等等，这就给这个经济发展带来一个非常恶性的这样一个刺激。 

方菲：我自己认识的很多人包括原来的大学同学，现在很多人在国内日子过的也不错而且他们人也不是通过什么不好的手段，也是比如说受到很好的教育然后又聪明又勤奋，然后日子过的很好，那么他们也有很多富人。 

章天亮：对。是，其实你说的这个东西回到了我们刚开始谈的那个问题，就说这些人他们的饭碗是靠他们的聪明，受了很好的教育，他们自己做的好得到了这个饭碗。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当然不是说所有人都是靠投机倒把，但是我只是说当社会上存在这样投机倒把或者是说其他别的这种投机的方式一夜暴富，违法暴富的这种情况下，他对别人是一种恶性的刺激。  有一个经济学家叫萨弥尔逊，他就举过一个例子，就说大家看游行的时候，如果有人把脚尖踮起来挡住你的时候而他这个踮脚尖又得不到制止的时候，如果你也想看游行，你怎么办？把脚尖踮起来。所以实际上现在社会就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方菲：踮脚尖的人比较多。 

章天亮：而且是这个越多的话越不会制止的话，踮脚尖的人会越来越多，所以这是会给社会带来一个很恶性的刺激，这是第二点。其实还有一点我觉的非常重要，就是说中共存在的本身带来一种巨大的社会支出。 

我们就讲中共自己承认的，比如说中共人大开会的时候它们自己就说：一年公款吃喝两千亿，一年公车消费三千亿，一年公费出国两千亿，这里边还有一个就说共产党它这个行政开支也是非常大的。   比如像焦国标，北大教授，他就曾经统计过中国差不多有四百万个部门是挂着宣传部的牌子，这都属于…… 

方菲：有四百万的部门。 

章天亮：对，挂着宣传部（牌子），因为从上面这个中央、省、市、县、乡，还有包括一个企业它都会有宣传部，一个局都有宣传部，那时候他的统计差不多有四百万个这样的宣传部，那还只是说宣传部一个口，还有什么统战部、外联部、组织部，像什么政法委等等，整个共产党这一套下来，你就想吧，大大小小的党官，中国至少有几百万甚至可能是上千万。你想这一年得花多少钱？！ 

金然：我正好前两天看了一个新闻是说前中国卫生部的副部长他公开说，说：中共投在社会上的这个医疗保险费用百分之八十都是用在党政干部身上，而在同时这个乡镇还有农村的很多人，四成的人都是因为没有钱而看不起病，所以这就我记得有一个中国大陆的一个经济学家他叫茅于轼，他说过这样一句话，说：中国现在体制它就等于是“高官免费而穷人付费”。 

章天亮：对。其实昨天像那个郑恩宠他也谈到这个问题：上海一般来讲开发商好象卖三套房子有一套才是卖给市民的，其中有一套是给这个官员，党政官员是免费的，你想开发商不可能说这个房子就免费了，那这成本打到哪去呢？打到老百姓买房子的钱里面，所以老百姓他买一套房子等于他除了买自己一套房子还得给那些贪官们再买一套房子，所以这是房价居高不下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现在这个情况。有一个顺口溜就是叫“房改”把你的钱包掏空；“教改”把你二老逼疯；“医改”给你提前送终。你看不起病嘛！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看到共产党它实际上是税率最高。中国的税收，老百姓他除了养政府之外还要再养一套党的结构，所以这个中国老百姓的税收的话平均来讲，从理论上分析，相当于其他国家的两倍。而且中共这个税收是越来越厉害，我给你举一个例子，中共自己说，过去十年中国的GDP增长是一倍多一点，而中国的税收却增长了六倍！  方菲：现在这么高了。 

章天亮：对，税率增长非常快，所以你看到党它就存在这样的问题：它的税率是最高的，服务是最差的，基本的社会福利是非常差的。 

方菲：它有一个数据是今天中国这个教育投资好象比乌干达还要低。 

章天亮：比乌干达（比例）还要低。这收税最高，服务最差，再有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没有共产党的话，头三十年我们不会那么折腾，不会饿死那么多人，后三十年的话我们本来可以发展的更快，如果没有共产党的话说不定我们就象台湾那样子，人均收入一万六千美元一年。那样的话，我们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要比美国还要大出好几倍。 

方菲：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讲了很多这个政府官员，然后这个党政各级干部，那这些人其实他好象是什么都不干，当然也干一点事但不生产，就有饭吃，那他这个饭碗是不是共产党给的呢？ 

章天亮：对。就看你怎么想，我觉的那个可以说是一种不义之财，就说因为你并不从事生产创造，而且你也并不是真正在管理这个国家，实际上你是在意识形态上维持这个党的统治。那么你这个钱是哪儿来的？是把老百姓饭碗里面的饭抢来之后给你了，也可能你现在碗里面有肉，而且现在碗还不小，但是你要知道代价是很多老百姓的贫穷，会使很多老百姓就是说这个饭不那么好吃，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来说你的这个饭碗并不安全。中国现在共产党自己也知道很大的一个问题是社会贫富差距太悬殊，所以你要知道如果不能够走向大家公平的富裕，共同富裕的话，你手里面即使有饭的话它是不安全的。 

方菲：好，那谢谢各位观众，也谢谢章天亮先生。       金然：谢谢！(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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